誰被觀看？誰有發言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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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平】 
　　《中國時報》報導：「內湖高中女學生在未被告知情況下，健檢時被醫生要求脫褲檢查疝氣，讓學生當場嚇得不知所措。」此外，教育部體育司規定：「疝氣檢查對象以小一、小四、國一、高中職一年級為主。」主辦此次健檢之北市聯合醫院忠孝醫院則說明：「男女疝氣的比例雖然是十比一，但 女生疝氣不容易發現，而且嚴重可能致死… 所以這個檢查是必要的。」 
　　筆者認為，除了對校方未能事前徵求家長同意的究責之外，更值得省思現代國民身體如何在教育和醫療兩大體系的共謀下，成為被觀看卻沒有發言權的客體。 
　 　教育體系作為一個國民接受社會化的重要媒介，學童在其中學習知識、接收道德教化和身體規訓，是可以理解的。在過程中，學童必然會受到無數考試評量的檢測 和排比，以便使大部分學童能夠符合教育體系所界定的常態標準，同時對偏離常態者進行所謂的「特殊教育」。但是，何以教育主管機關和學校當局可以同時來監控學童的身體是否健康正常？這到底是必然的連結，還是一種獨斷的決定？ 
　　筆者認為教育體系不具有執行身體檢查的正當性，因為身體健康與否無涉一個學童的受教權，反倒健康檢查可能造成某些「不正常」身體的受教自由受到干擾。 
　 　此外，論者指出，自臨床醫院成為主流後，醫療體系開始發展系統化的知識以進行「醫療注視」。其中，男性醫生作為主體觀看或分析做為客體的女性身體是現代 醫學進展的初始模型。如今醫療體系透過健康檢查對女性身體進行非常多鉅細靡遺的身體監控。衍生出來的是，許多女性身體的現象都被醫療化為一種有待治療的病症。 
　　當記者對此次檢查提出質疑時，受訪醫生卻義正辭嚴地表示：「這是經過專家學者決議的。」這個說法表示擁有醫療專業知識者可以名正言順地 決定我們的身體該如何被觀看。另一位受訪醫生表示：「這個檢查一定要請病人把褲子拉下來，這個檢查是必要的。」這個「必要的」說法顯示出長期以來醫療體系 的傲慢和沒有商榷的餘地。醫療體系進一步危言聳聽地指出：「疝氣盛行率大約百分之五，腸子掉到腹股溝，可能造成腸壞死。」 
　　筆者不解這個數據 有何根據（這次受檢的八十多位女同學中，真有百分之五患有疝氣嗎？）再者，何以這個說法可以正當化對全國所有學童多次進行監控？難道不能將疝氣檢查以衛教 的途徑宣導，讓學童或家長發揮主體性自行檢查，讓有疑義者主動前往醫療體系求診？筆者相信，沒有人會在腸子掉到腹股溝並造成壞死時，還能若無其事。用這個 嚴重後果來嚇唬女學童褪下內衣褲，實在是一種醫療體系的粗暴心態。 
　　（作者為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主任）
